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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地宮玉雕童子像探究：五代

善財童子異化的獨立造像 
 
 

陳 俊 吉
 

 

摘要： 

善財童子的獨立造像究竟在中國何時出現，是個有趣且值得關注的

議題，目前出現此類型的造像，為 2001 年大陸的考古相關單位，發現

杭州雷峰塔的地宮供養物中，有一件玉雕童子像出土，此童子的身分，

考古單位最早訂名為「善財童子」，而後有金申學者反對之。但之後學

界並無專家學者針對其玉雕童子像的身分進行更深入的釐清以及探

討，故本文重新對該尊造像進行探究，認為此尊玉雕童子，即是善財童

子，此尊的案例在唐五代可說是極為特殊，可以說是獨立異化的發展，

具有濃厚護國色彩的特質。 

 

 

關鍵詞：入法界品、華嚴經、雷峰塔、地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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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he Jade Boy Statue in the 

Underground Palace of Leifeng Pagoda:  

the Sudhana of an Individual Holy Figure 

in the Five Dynasties 

 
Chen, Chun-chi  

 
 
 

ABSTRACT: 

The topics of the appearance of Sudhana who was an individual holy 
figure in China was interesting and noteworthy. A jade boy statue was 
excavated from underground palace of Leifeng Pagoda in Hangzhou in 2001. 
The jade boy statue was similar to Sudhana, so it was named “Sudhana”. 
Some scholars dissented, but archaeologists to date have yet to find books 
and other written works in this type of style. So this paper re-explored the 
statues. After exploring, the author knew the jade boy statue was Sudhana. 
This case of the Sudhana was very special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It 
was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an individual holy figure. And it had a 
dash of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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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漢譯三大本《華嚴經》，為晉譯六十卷本、唐譯八十卷與四十

卷本，三本華嚴都有〈入法界品〉，其中四十卷本更是〈入法界品〉的

全譯本，闡述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最終圓滿菩薩行的內容，一共參訪

五十四位善知識。1關於中國善財童子的造像藝術發展，從唐代發展至今

已有千餘年的歷史，並且持續至今日，可見其為造像藝術史上的重要議

題之一。2 

雷峰塔建於五代吳越國時期，南宋乾道七年（1171 年）開始修塔，

經過 20 餘年的修葺，終於煥然一新。明嘉靖年間（1522－1566 年）雷

峰塔被焚，木造建築物全毀僅剩塔心磚體塔身。而清代至民初當地居民

迷信，認為磚塔有治病功能，故取之磨粉服用；或者認為磚塔有開智慧

的功能，便取之雕刻作為硯臺使用，故挖空塔基使得塔身受力不均，1924

年 9 月 25 日下午突然崩塌，而塔身的塔磚有些為藏經磚，其側面開一

小孔，內藏放印刷品《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有

些不肖人士為了尋經卷來牟利，又加速了破壞程度。3 

                                                 
1 關於此問題詳參：拙著，〈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書

畫藝術學刊》12 期（台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2012 年 6 月），

頁 357-374。 
2 關於此問題詳參：拙著，〈淺析中國華嚴造像體系：兼論善財童子的造像系

譜〉，《造形藝術學刊》2013（台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2013
年 12 月），頁 28-39。 

3 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5 年展出「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中，有展出

當時鄉民取塔磚製作硯臺的展品，以及塔身藏經磚所出土的《一切如來心秘

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詳參：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編輯

委員會編輯，《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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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隊自 2000 年起，對雷峰塔進行遺址挖掘與整理工

作，隔年 3 月雷峰塔地宮被開啟。關於此塔建於吳越國何時，史籍中並

未明載，鄭嘉利依據出土的磚上銘文進行探討，認為是吳越國末代帝王

錢俶（初名弘俶，929－988 年，948－978 年在位）所建，此塔於 971

年開始籌劃，並且開始製磚，隔年破土動工，於 977 年完工，此塔供奉

宮中秘藏的佛螺髻髮（佛舍利的一種），而錢弘俶協其妻孫氏（名太真，？

－976 年）於宋開寶九年（976 年）入宋，孫氏受封為吳越國王妃，爾

後返國，同年 11 月孫妃病逝，故此塔又稱為「皇妃塔」，以彰顯宋廷恩

典與緬懷孫氏，而後誤傳為「黃妃塔」。4 

地宮沒有發現被盜擾的跡象，長寬各 1.4 公尺，深度約 1 公尺，地

宮規模不大，但供奉不少當時吳越國皇室珍品。地宮内有鐵函一個，鐵

函內部放置舍利塔以及供養物，鐵函外部也堆放著不少的供養物，其中

出土兩個玉雕人物，考古編號「2001 雷地：15、26」（編號 15 為玉雕人

物，26 為玉雕人物的臺座），與「2001 雷地：54」（編號 54 為玉雕人物，

此尊人物的臺座應為有機質早已腐朽僅存玉雕像），2001 雷地：15 的物

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認定為「善財童子」（圖 1），2001 雷地：26 為玉

雕善財童子的臺座（圖 2），至於 2001 雷地：54 為玉雕觀音像（圖 3）。5 

在 2002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簡稱：浙考所）編著，由

黎毓馨、鄭嘉勵所撰文的《雷峰遺珍》，認為其是善財童子，提出非常 

                                                                                                                   
年），頁 148-160。 

4 鄭嘉利，〈雷峰塔的歷史沿革〉，收錄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編

輯委員會編輯，《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5
年），頁 10-13。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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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玉雕善財童

子」，佚名雕，玉質雕

刻，高 8.8、寬 4.1cm，

五代吳越國，北宋開

寶九年前（976 年），

雷峰塔地宮出土，浙

江省博物館藏。 

圖 2、「玉雕善財童子底座」（上圖

為正面，海波紋；下圖為側面，山

形紋），出自〈玉雕善財童子〉，佚

名雕，玉質雕刻，4.5×3.8×0.7cm，

五代吳越國，北宋開寶九年前（976
年），雷峰塔地宮出土，浙江省博物

館藏。 

圖 3、「玉雕觀音」，佚名

雕，玉質雕刻，高 4、寬

2、厚 0.4cm，五代吳越

國 ， 北 宋 開 寶 九 年 前

（976 年），雷峰塔地宮

出土，浙江省博物館藏。 

 

簡要的理由有三：第一童子玉板側面刻的「九山八海」與雷峰塔塔基

須彌座所雕的圖案相同；第二，表現出善財童子在求法，不畏千辛萬

苦的經歷；第三，與玉雕觀音共伴出土，和〈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

參訪 28 回（第二十七參），參訪觀音菩薩有關。6而後黎毓馨在《中國

歷史文物》發表一篇〈杭州雷峰塔遺址考古發掘及意義〉，此文延續此

說。7接著在 2005 年、2006 年、2010 年相關出版的圖錄，以及文章介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由黎毓馨、鄭嘉勵所撰文，《雷峰遺珍》（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2 年），頁 185。 
7 黎毓馨，〈杭州雷峰塔遺址考古發掘及意義〉，《中國歷史文物》總第 40 期（北

京：中國歷史博物館，2002 年第 5 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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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也都沿用此說。8 

學界金申對此說法持反對的意見，並發表一篇〈雷峰塔地宮出土的

玉童子像不是善財童子〉，其反對玉雕為善財童子的說法，但僅簡單的

一頁說明，其理由如下：第一，「祥雲」與「九山八海」是玉工慣用的

吉祥紋樣，不具有佛教人物的特定意涵；第二，認為玉雕童子展現出著

西域服裝的舞蹈人物樣；第三，宋代以前的敦煌壁畫基本上見不到善財

童子與觀音的組合，因此玉雕童子並非獨立的善財童子；第四，此玉雕

童子乃貴重的器物，作為供養物入地宮藏之。9 

雷峰塔的地宮供養物中編號 2001 雷地：15、26 的童子像，是否為

善財童子學界仍有所爭論，普遍沿用浙考所認定為善財童子的說法，認

定是迄今中國所發現最早玉雕的善財童子造像，其出版的相關圖錄與文

章皆沿用此說，僅有 2003 年一篇金申所提的極短文章中談論此並非善

財童子，而應為世俗吉祥裝飾的孩童。甚為可惜浙考所與金申兩方所提

的理由，並未舉出相當的例證進行探討，而是簡要式的描述，故此處將

針對雙方三項不同的觀點進行釐清：其一、該玉雕「九山八海」與「祥

雲」圖紋是佛教特殊意涵的圖案，或僅是吉祥裝飾圖案；其二、究竟是

表現出善財童子在求法還是童子舞蹈的吉祥造像；其三、此尊玉雕人物

                                                 
8 2005 年的《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2010 年的《千年雷峰塔：雷峰塔

暨浙江吳越佛教遺珍特展》皆是如此解說；2006 年的〈玉雕善財童子〉此篇

文章也是如此說。詳參：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5 年），頁 100-101。
江西省博物館編著，《千年雷峰塔：雷峰塔暨浙江吳越佛教遺珍特展》（上海：

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0 年），頁 92-93。周曉茵，〈玉雕善財童子像〉，《東

方博物》20 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封底內側（封三）。 
9 金申，〈雷峰塔地宮出土的玉童子像不是善財童子〉，《中國歷史文物》總第 42

期（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2002 年第 1 期），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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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與觀音玉雕有連帶關係。 

二、玉雕童子的「九山八海」與「祥雲」造型釐清 
關於雷地：15、26 的童子像，材質使用和闐青白玉，其造型為扁平

立狀的雕刻，童子圓頂，顱後有細髮，五官為粗眉，丹鳳眼，微開口，

耳垂配有耳飾，上身著圓領內襯，外面披上右衽交領短袍，手腕纏多圈

臂金，雙手插腰，身體右傾，向下俯視，腰間繫繩帶，下身著裙，足上

著靴，站於祥雲之上，祥雲下有榫頭，可插入所托玉板孔洞，玉板表面

刻海波，側立面刻山巒疊嶂，為佛教中「九山八海」的象徵。而該尊童

子像站立於祥雲之上，祥雲又位於九山八海之上，此二元素的運用，究

竟代表此童子具有佛教特殊身分人物？還是一般吉祥圖案的童子圖

像？ 

（一）「九山八海」的圖紋運用 

唐代時大海與山巒的圖紋，在宗教意象中常具有其特殊意涵，佛教

文化中以「九山八海」為代表，至於道教文化中則以「蓬萊仙境」表示。

中國佛教沿用古印度世界觀表示山、海之總數，說明一個世界，中央以

須彌山為中心，外圍圍繞著八座山，山與山之間各有一海，構成了「九

山八海」。10唐代的「九山八海」圖案，其主要運用在佛教建築裝飾中塔

基平臺，一般世俗裝飾上鮮少運用，已有發現使用「九山八海」的案例，

                                                 
10 《佛光大辭典》云：「古印度之世界觀所示山、海之總數。據起世經卷一、長

阿含經卷十八等載，以須彌山為中心，周圍環繞佉提羅、伊沙陀羅、遊乾陀

羅、蘇達梨舍那、安溼縛朅拏、尼民陀羅、毘那多迦、斫迦羅等八山，山與

山之間各有一海水，總為八海。」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冊

1（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 年），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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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浙江省海寧市安國寺於咸通六年（865 年）建造的經幢，座身基座

浮雕刻有「九山八海」。11唐密法不空（梵語：Amoghavajra，705－774

年）譯出《如意寶珠轉輪祕密現身成佛金輪呪王經》中記載搭建此密法

曼荼羅壇城時，於清淨梵篋外表現有九山八海的圖紋。12而塔基使用「九

山八海」圖紋，象徵佛塔的所在地為神聖法界的空間，表示清淨的結界

之處。五代時吳越國所建造的佛塔，亦發現數例在塔基部分雕刻有「九

山八海」的圖紋，例如杭州飛來峰附近，約建於 960 年的靈隱寺雙石塔，

其為錢弘俶所建，呈現八角形，共九層（圖 4）。13此外同時期錢弘俶所

建，位於錢塘江岸邊的閘口白塔，塔基也有發現此圖紋（圖 5）。14而 971

年開始籌劃，至 977 年完工的雷峰塔，其塔基部分也有發現「九山八海」

的圖紋（圖 6、7）。這些塔基的「九山八海」圖紋，與雷峰塔出土玉雕

童子底部托底玉雕圖紋相似（圖 2），顯示在神聖的場域的九山八海的基

座，童子像立於上方應具有特殊意涵，並非僅是單純的吉祥圖案。 

另外在唐代時道教的裝飾圖案中有一種為「蓬萊紋」，此圖紋由大

海矗立仙山所組成，展現出海上仙山的故事，唐代王翰（生卒年不詳， 

                                                 
11 安國寺建於唐開元元年（713 年），目前寺毀僅存三座唐代會昌二年（842 年）、

會昌四年（844 年）、咸通六年（865 年）的經幢，塔身刻《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其中以咸通六年的經幢最為精美，座身浮雕刻有明顯「九山八海」。張

宏元，〈海寧鹽官安國寺唐代陀羅尼經幢〉，《東方博物》38 輯，（杭州：浙江

大學出版社，2011 年 3 月），頁 33-42。 
12 [唐]不空譯，《如意寶珠轉輪祕密現身成佛金輪呪王經》，《大正藏》冊 19（東

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5 年），頁 332 中。 
13 張馭寰，《中國古塔集萃》卷 1（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83-184。

張馭寰，《中國塔》（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42。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頁 16-17。張馭寰，《中國塔》（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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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靈隱寺雙石塔塔基」（部分），佚名

雕，石材雕刻，高約 1000cm，五代吳越國，

北宋健隆元年（960 年），浙江西湖靈隱寺

藏。 

圖 5、「閘口白塔塔基」（部分），佚名雕，

石材雕刻，五代吳越國晚期，浙江錢塘江

岸邊。 

圖 6、「雷峰塔塔基：山形」（側面部分），

佚名雕，石材雕刻，五代吳越國，北宋開

寶五年至太平興國二年（972－977 年），浙

江雷峰塔東北側塔基。 

圖 7、「雷峰塔塔基：海波」（正面部分），

佚名雕，石材雕刻，五代吳越國，北宋開

寶五年至太平興國二年（972－977 年），

浙江雷峰塔東北側塔基踏道邊。 

 

活動於盛唐）的〈古蛾眉怨〉云：「欲向人間種桃實，先從海底覓蓬萊。

蓬萊可求不可上，孤舟縹緲知何往。」15另外李白（701－762 年）的〈雜

詩〉也有闡述仙山立於大海中，為仙人所居住的世界：「傳聞海水上，

                                                 
15 [唐]王翰，〈古蛾眉怨〉，收錄於[清]清康熙御製，《全唐詩》卷一百五十六，

刊印於《新校標點全唐詩》上冊（台北：宏業書局，1982 年），頁 40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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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仙每登攀。」16而前發現最早的蓬萊紋銅

鏡，為盛唐開元時期所製作，藏於日本法隆寺正倉院南倉的〈蓬萊紋貼

銀鍍金銅鏡〉，仙山中有仙人撫著琴，空中有仙鶴飛揚，展現出世外桃

源的蓬萊仙境。17在日本天平二年（736 年）光明皇后對奈良法隆寺奉獻

的兩只「山水圖鏡」，於海中表現出五岳的場景，此出於《列子．湯問》

中的典故。18例如其中一只銅鏡〈蓬萊紋人物山水鏡〉（圖 8）中，畫面

有二位仙人於海上，一者乘坐扁舟，另一位乘摩羯魚，此外仙山中亦有

仙人而立，表現出蓬萊仙境風光。19 

可知唐代時無論佛教的「九山八海」，與道教的「蓬萊紋」，造型元

素結構上有些相似，皆是使用山與大海為裝飾，但二者觀念與思維上仍

有差別，佛教的「九山八海」反映出須彌山世界的宇宙觀，「蓬萊紋」

僅是中土以外海中有仙山，或者仙境的理想世界，山中有仙藥，仙人得

以長生不老。從雷峰塔地宮出土的文物多為佛教文物，以及世俗的供養

物為主，出土編號 2001 雷地：15、26 的童子像應該屬於佛教文物或世

俗供養物，非屬於道教文物的範疇，且蓬萊仙境中的人物多為仙人與玉

雕的童子人物並不相符。而在唐五代世俗的器物上，並未發現嬉戲童子

圖像搭配九山八海的情況，換而言之此尊玉雕人物立於九山八海的須彌

山世界之上，應該屬於特殊人物，應具有某種尊格特質，故不排除是善

財童子的可能性。 

                                                 
16 [唐]李白，〈雜詩〉，收錄於[清]清康熙御製，《全唐詩》卷一百八十四，刊印

於《新校標點全唐詩》上冊（台北：宏業書局，1982 年），頁 470 下。 
17 王綱懷，《日本蓬萊紋銅鏡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29。 
18 同上註，頁 29-30。 
19 王綱懷、孫克讓編著，《唐代銅鏡與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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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蓬萊紋人物山水鏡」，佚名雕鑄，

銅質雕刻，直徑 46.7cm，初唐，日本御

物法隆寺獻物，〔日本〕東京國立博物

館藏。 

圖 9、〈普賢變〉，佚名繪，壁畫敷彩，初

唐貞觀十六年（642 年），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佛龕南側。 

 
圖 10、「文殊說法曼荼羅」（寶函左側

面），出自〈鎏金如來說法盝頂寶函〉，

佚名製，雕銀鎏金，此面圖案 13.5×

9.3cm，晚唐，陜西法門寺出土，法門

寺博物館藏。 

圖 11、「普賢說法曼荼羅」（寶函右側面）

出自〈鎏金如來說法盝頂寶函〉，佚名製，

雕銀鎏金，此面圖案 13.5×9.3cm，晚唐，

陜西法門寺出土，法門寺博物館藏。 

 
圖 12、「飛天玉飾」，佚名雕，青玉雕刻，

高 3.9cm，唐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白釉嬰戲圖碟〉（線描圖），佚名

製，陶瓷，口徑 13.2cm，五代，上海博

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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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祥雲」的獨特展現 

若於中國畫或者雕塑中把人物像以腳踏祥雲呈現，其畫面中的人物

通常具有尊格特點，而非實際之人，如果以實際之人出現之，通常此人

物具有往生、成仙、輪迴、聖者……等的特殊意涵。例如在敦煌莫高窟

初唐貞觀十六年（642 年）所繪製的〈文殊變〉（圖 9）與〈普賢變〉，

畫面的諸尊菩薩、脅侍菩薩、天人等皆立於彩色祥雲之上。法門寺地宮

出土的晚唐皇帝供奉的八重寶函從内而外的第五重寶函，在考古報告標

號 FD5：011-4，稱為「鎏金如來說法盝頂寶函」，寶函正視面為佛會圖；

函左側為文殊菩薩坐於獅上，周圍有眾多尊眷屬圍繞，諸大眾立於祥雲

之上（圖 10）；函右側為普賢菩薩坐於象上，周圍有眾多尊眷屬圍繞也

是立於祥雲之上（圖 11）。20而唐五代世俗器物中也不乏發現人物與雲紋

搭配的組合，如唐代〈飛天玉飾〉（圖 12），展現出飛天飛躍於祥雲之上，

充滿動感，該類物件屬於受佛教藝術影響下的世俗產物。至於世俗器物

中孩童嬉戲的圖案，與雲紋搭配的造型鮮少發現，如上海博物館藏五代

〈白釉嬰戲圖碟〉（圖 13）畫面中央為一孩童嬉戲，外圍四周刻劃卷雲

紋與折枝花紋，反映童子在戶外玩耍。21值得注意的是該尊童子並未立

於雲紋之上，顯示世俗嬰戲的童子並不會立於雲上，反之立在祥雲上的

人物通常具有某種意涵的宗教思維。 

而雷峰塔地宮中所發現的玉雕童子站立於祥雲之上的造型，說明此

尊人物並非常人，而是具有尊格之特殊人物，故畫面的人物應非現實中

的人物，乃具有某特質的佛教神祇人物。唐五代時佛教藝術中立於祥雲

                                                 
20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 年），頁 150-160。 
21 周麗麗，〈上海博物館藏唐邛窯樂伎俑和白釉印花嬰戲圖碟〉，《東南文化》總

83 期（南京：南京博物院，1991 年第 1 期），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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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童子像，主要有三：第一為化生童子、第二為供養童子、第三為

善財童子，首先探討其是否為化生童子的可能？觀其玉雕男童造型與唐

代化生童子的造像並無法十分吻合，因唐代化生童子主要可以分為三大

類：飛天類型、蓮生類型、嬉戲類型，飛天類型以童子飛天的形貌展現，

蓮生類型的化生童子須立於蓮花之上，嬉戲類型可立於蓮花之上或離開

蓮花，其孩童嬉戲的動態相當顯著，且此類型的化生童子大體上並不會

立於祥雲之上。22此尊玉雕是否可能為供養童子？其造型並無法吻合供

養童子的特點，因為供養童子主要出現於主尊像下方或身旁，且以持物

供養或合十為主，而該尊玉雕童子卻是單獨出現，且未有持物或合掌恭

敬供養的體態。 

那 2001 雷地：15、26 的童子像屬於善財童子可能性為何？在唐五

代所發現善財童子造像不乏立於祥雲之上的造型，如江蘇瑞光寺塔出土

晚唐經卷扉頁中的善財童子造像圖，畫面中善財童子立於祥雲之上恭敬 

  

圖 14、〈妙法蓮華經卷首之經變圖〉，佚名繪，

碧紙泥金泥銀，高 27-27.6cm，晚唐，蘇州瑞光

塔第三層塔心內發現，蘇州博物館藏。 

圖 15、〈新樣文殊師利菩薩〉（部

分），佚名繪，壁畫敷彩，後唐同

光三年（925 年），敦煌莫高窟 220
窟甬道北壁。 

                                                 
22 關於北朝至唐代化生童子的造型議題詳參：拙著，〈北朝至唐代化生童子的類

型探究〉，《書畫藝術學刊》15 期（台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2013 年 12 月），頁 17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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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普賢菩薩請法（圖 14）。五代時期後唐同光三年（925 年）敦煌莫

高窟 220 窟所繪製的〈新樣文殊師利菩薩〉（圖 15），畫面中文殊菩薩眷

屬善財童子，便立於五色祥雲之上恭敬合掌。五代榆林窟第 19 窟的〈新

樣文殊與五臺山圖〉（圖 16）的善財童子體態與莫高窟 220 窟〈新樣文

殊師利菩薩〉相似，僅在掌中多持一蓮蕾。五代吳越國天福七年（942

年）所開窟的資延寺彌陀龕，龕楣處配置有文殊與普賢菩薩立於祥雲之

上，且二菩薩都配置一尊善財童子為眷屬，皆是如此造型（圖 17、圖

18、圖 19）。此外祥雲下方為玉方臺座，正面表現為大海雕刻，側面刻 

 

圖 16、〈新樣文殊與五臺山圖〉，

佚名繪，壁畫敷彩，五代後唐同

光四年（926 年），安西榆林窟第

19 窟主室西壁。 

圖 17、「彌陀龕」，佚名雕，石材雕刻，五代吳

越國天福七年（942 年），浙江杭州慈雲嶺資延

寺彌陀龕造像。 

 
圖 18、「普賢菩薩與善財童子」，出自〈彌

陀龕〉，佚名雕，石材雕刻，五代吳越國

天福七年（942 年），浙江杭州慈雲嶺資

延寺彌陀龕造像。 

圖 19、「文殊菩薩與善財童子」，出自〈彌

陀龕〉，佚名雕，石材雕刻，五代吳越國

天福七年（942 年），浙江杭州慈雲嶺資

延寺彌陀龕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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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展現出「九山八海」的須彌山世界，能在此祥雲上優遊須彌山世界

的童子，豈是簡單的嬰戲人物，因此不得不推論此尊童子即可能是佛教

的善財童子。 

三、玉雕童子的體態造型釐清 
如果認為立於祥雲上為善財童子的可能時，便又出現另一項疑問？

在文殊與普賢菩薩眷屬中的善財童子，如上述瑞光寺塔出土經卷、敦煌

莫高窟 220〈新樣文殊師利菩薩〉、榆林窟第 19 窟的〈新樣文殊與五臺

山圖〉、資延寺彌陀龕的善財童子多以恭敬合掌或者持物的體態出現，

而且這些善財童子皆是童子貌其服裝類似菩薩的裝扮（以下簡稱為「童

子菩薩型」），可是 2001 雷地：15、26 的童子像卻是著俗服體態，為何

無法吻合？另外此玉雕童子的肢體動作，究竟是浙考所認為善財童子不

畏辛苦的求法經歷，還是金申所指童子舞蹈的吉祥造像，或者另有含

意？ 

（一）唐五代時期善財童子的造像特色 

欲釐清這些議題須由唐五代時期善財童子的造像，以世俗舞蹈形貌

的孩童體態去探討之。首先在善財童子的造型部份，在唐代時主要可以

分為三大系譜：一者為菩薩眷屬中的善財童子，二者為《華嚴經》中〈入

法界品〉所產生的「入法界品圖」，三者為密教曼荼羅體系中的善財童

子，就其類型前二者屬於顯教體系，末者屬於唐代密教體系。23 

                                                 
23 關於中國善財童子造像體系詳參：拙著，〈淺析中國華嚴造像體系：兼論善財

童子的造像系譜〉，《造形藝術學刊》2013（台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

術學系，2013 年 12 月），頁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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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菩薩眷屬中善財童子造型 

關於菩薩眷屬中的善財童子主要出現於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的身

旁，此時觀音菩薩並未配置善財童子為眷屬的風氣，既然善財童子為二

大菩薩的眷屬，其體態多以恭敬貌展現。而此時善財童子成為二大菩薩

的眷屬主要是依據《華嚴經》中〈入法界品〉而來，法會中善財童子發

起菩提心，請益文殊菩薩如何行菩薩道？文殊菩薩給予南參指引，一共

參訪五十四位善知識，最後一位為普賢菩薩，終於圓滿佛道。24文殊與

普賢菩薩乃善財童子求法歷程起點與終點的善

知識，除此以外唐代盛唐開始五臺山文殊菩薩化

現的故事，其中不乏善財童子為菩薩眷屬的身

影，也是重要的成因組合。25在唐五代該類造像

中的善財童子，無可諱言是以童子菩薩形為主

力，但五代以降也有發現少數案例以世俗服裝與

裝扮的樣貌出現，例如敦煌藏經洞出土繪製於五

代末至北宋初的〈騎象普賢菩薩圖〉（圖 20）畫

面中央為普賢菩薩，頭戴高冠，乘坐於白象之

上，菩薩背後配置有頭光與身光，上方有華蓋，

兩側各有兩尊脅侍菩薩，騎象普賢左前方有馭者

象奴一尊，右前方有善財童子一尊。26該幅普賢

                                                 
24 拙著，〈中國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語彙與圖像考〉，《書畫藝術學刊》12

期（台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2012 年 6 月），頁 357-387。 
25 關於此議題詳參：拙著，〈五代敦煌新樣文殊中善財童子的繪畫探究〉，《史物

論壇》16 期（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3 年 6 月），頁 108-115。 
26 五代時菩薩眷屬中的善財圖子造像，開始出現世俗人物形的體貌，並非善財

童子的尊格降低，而是其造型受到「入法界品圖」中世俗人物形，以及世俗

 
圖 20、〈騎象普賢菩薩

圖〉，佚名繪，絹本設

色，82.5×47cm，五代

末至北宋初，〔法國〕

吉美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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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尊像配置善財童子，乃受到《華嚴經》的〈入法界品〉之影響，

善財童子參訪善友的末參便是普賢菩薩。在中唐《四十華嚴》（該經為

〈入法界品〉的全譯本）譯出後，該經加強普賢菩薩統攝能力，並且強

調「普賢十大願」，故善財童子成為普賢行的具體實踐者。善財童子身

著俗服，穿白襪，頭髮梳雙髻，雙手合十，呈現出恭敬求法的體態。 

2、入法界品圖中善財童子造型 

唐代時〈入法界品〉轉換為圖像，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入法界品

圖」，目前發現此類作品的最早案例為中唐時期的敦煌壁畫，此類圖案

依附在華嚴經變的圖像之中，敦煌此時還並未成為一種獨立的題材。27關

於獨立的「入法界品圖」應約在中唐時開始展開，但甚為可惜目前除唐

五代敦煌遺例外，幾乎無其他案例之遺存。28關於敦煌地區「入法界品

圖」中的善財童子造型，筆者製作「晚唐入法界品圖中善財童子的世俗

人物形比較圖表」（表 1）與「晚唐入法界品圖中善財童子的菩薩形比較

圖表」（表 2）為例，從表中可以看出此類童子主要以「世俗人物形」（表

1）或「菩薩形」（表 2）展現。但值得一提的是，宋代開始所有類型的

善財童子造像，大都以「童子菩薩形」為主力。 

敦煌莫高窟第 9、12、85、156 窟「入法界品圖」的善財童子，大

                                                                                                                   
化嬰戲題材的影響，該類造像的出現主要是強調善財童子力行菩薩道參訪實

踐的歷程。關於唐五代各類善財童子造像類型比較表，詳參「唐五代善財童

子各類造像主題簡表」（表 3）。 
27 關於敦煌壁畫中最早於華嚴經變中繪出善財童子的求法圖像，為盛唐 44 窟華

嚴經變中的「逝多林園會」，但此時還未見到「入法界品圖」的求法歷程，直

到中唐 159、231、237、472 窟中才見到較為完善的「入法界品圖」。 
28 關於唐五代敦煌地區「入法界品圖」的流變議題並非本文探討重點，故此處

暫略之待他日以專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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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身著交領寬袖長袍的樣態（亦有少數其他世俗服裝，如窄袖短

袍……等），以跪、坐、站在善知識面前，多作合十的求法姿態，亦有

少數描繪參訪的路途旅程，其髮式有單髻、圓頂、短髮、戴帽……等，

筆者將此種善財童子造型稱之為「世俗人物形」。其中第 9 窟的窟頂南、

西、北披所出現的善財童子造型全為「世俗人物形」（線描圖 1、線描圖

2）；第 12 窟大部分的善財童子造型也都以「世俗人物形」呈現（線描

圖 3、線描圖 4）；第 85 窟大體上也都是如此呈現（線描圖 5、線描圖 6）；

第 156 窟亦是如此（線描圖 7、線描圖 8）。 

上述繪有「入法界品圖」的諸窟，除了第 9 窟以外，其餘諸窟善財

童子的造型除以「世俗人物形」為主外，畫面中亦出現部分完全沒有童

子氣息的人物造型，儼然以菩薩的造型出現，其大都為坐在蓮華上，身

後有頭光（有些造像中的蓮華座與頭光會省略之），著菩薩裝，身戴瓔

珞，雙手合十的造型，筆者稱此類造型的善財童子為「菩薩形」。在第

12 窟中菩薩形的善財童子僅出現兩尊，除了跪坐求法的菩薩形（線描圖

9），也出現正在參訪路途的善財童子，以站姿呈現的菩薩形，可說相當

特別（線描圖 10）。而第 85、156 窟的菩薩形善財童子，都以跪坐姿求

法的方式呈現，其中 85 窟現存約四尊以上（有些畫面不明，難以判斷，

圖例參線描圖 11），第 156 窟出現六尊（線描圖 12、線描圖 13）。29 

從上述「入法界品圖」案例中可以發現，畫面中的善財童子，大多

以「世俗人物形」出現，而部分出現有「菩薩形」，但第 9 窟的善財童

子全為「世俗人物形」。其反映出「入法界品圖」的發展歷程，早先應

該是以「世俗人物形」而後内部逐漸發展出「菩薩形」，透露出善財童

子的重要性逐漸提升，可以視為菩薩同等看待。 

                                                 
29 關於敦煌莫高窟第 156 窟，入法界品圖出現六尊菩薩形的善財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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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晚唐入法界品圖中善財童子的世俗人物形比較圖表 

原

圖

線

描    
線
描
編
號 

線描圖 
1 

線描圖

2 
線描圖

3 
線描圖

4 
線描圖

5 
線描圖

6 
線描圖 

7 
線描圖

8 

作

品

出

處 

莫高窟
第 9 窟 
主室窟
頂北披
左下隅 

莫高窟
第 9 窟
主室窟
頂西披
左下隅

莫高窟
第 12 窟
北壁華
嚴經變
屏風畫
右起第
三扇 

莫高窟
第 12 窟
北壁華
嚴經變
屏風畫
右起第
一扇 

莫高窟
第 85 窟
主室窟
頂北披
左中隅

莫高窟
第 85 窟
主室窟
頂北披
左中隅

莫高窟 
第 156 窟
主室窟 
頂北披 
右下隅 

莫高窟
第 156
窟主室
窟頂北
披右下

隅 

時
間 晚唐 晚唐 晚唐 晚唐 晚唐 晚唐 晚唐 晚唐 

材
質 

壁畫 
敷彩 

壁畫 
敷彩 

壁畫 
敷彩 

壁畫 
敷彩 

壁畫 
敷彩 

壁畫 
敷彩 

壁畫 
敷彩 

壁畫 
敷彩 

衣
著 

直領寬
袖長袍 

直領寬
袖長袍

交領寬
袖長袍

交領寬
袖長袍

交領寬
袖長袍

圓領窄
袖短袍

交領寬 
袖長袍 

直領寬 
袖長袍 

髮
式 

單髻 
髦髫 

單髻 
髦髫 

短髮或
丸髻 

短髮或
丸髻 

短髮或
丸髻 戴帽 戴帽 戴帽？ 

姿
勢 

坐姿 
合掌 

坐姿 
合掌 

坐姿 
拱袖 

站姿 
行走 

坐姿 
合掌 

坐姿 
合掌 

坐姿 
合掌 

坐姿 
拱袖 

2012.9.13，陳俊吉繪圖製表。 
說明： 
◎此表為敦煌地區「入法界品圖」中的善財童子列舉圖例比較，並非全體。 
◎本表中「？」表示原始彩圖不明，筆者難以明確判斷。 
◎本表線描圖為筆者所描繪，原圖出處參考如下：線描圖 1 至線描圖 4，分別出

自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九窟、第一二

窟（晚唐）》（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4 年），頁 69、69、209、208。線

描圖 5 至描圖 8，出自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

高窟第八五窟附第第一九六窟（晚唐）》（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4 年），

頁 58、58、1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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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晚唐入法界品圖中善財童子的菩薩形比較圖表 

原 

圖 

線 

描 
 

線描 
編號 線描圖 9 線描圖 10 線描圖 11 線描圖 12 線描圖 13 

作 
品 
出 
處 

莫高窟第 12 窟

北壁華嚴經變

屏風畫右起第

三扇 

莫高窟第
12 窟北壁
華嚴經變
屏風畫右
起第四扇

莫高窟第 85 
窟主室窟頂 
北披左下隅 

莫高窟第 156
窟主室窟頂

北披右中隅 

莫高窟第 156
窟主室窟頂北

披左中隅 

時間 晚唐 晚唐 晚唐 晚唐 晚唐 
材質 壁畫敷彩 壁畫敷彩 壁畫敷彩 壁畫敷彩 壁畫敷彩 

衣著 披巾、長裙 天衣 
長裙 天衣、長裙 天衣、長裙 天衣、長裙 

裝飾 耳飾？、瓔珞
腕釧 

耳飾、瓔珞
臂釧、腕釧

耳飾、瓔珞 
臂釧、腕釧 

耳飾、瓔珞
臂釧、腕釧

耳飾、臂釧 

髮飾 高髻寶冠 高髻寶冠 高髻寶冠 高髻寶冠 高髻寶冠 

姿勢 跪坐姿 
合掌持物 站姿合掌 跪坐姿合掌 跪姿合掌 跪坐姿合掌 

神力 蓮座 頭光、蓮座 頭光、蓮座 頭光、蓮座 祥雲 
2012.9.13，陳俊吉繪圖製表。 

說明： 
◎此表為敦煌地區「入法界品圖」中的善財童子列舉圖例比較，並非全體。 
◎本圖表中「？」表示原始彩圖不明，筆者難以明確判斷。 
◎本表線描圖為筆者所描繪，原圖出處參考如下：線描圖 9 與線描圖 10，出

自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九窟、第一

二窟（晚唐）》（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4 年），頁 209。線描圖 11，

出自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八五窟附

第第一九六窟（晚唐）》（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4 年），頁 59。線描

圖 12，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一五

六窟、第一六一窟（晚唐）》（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4 年），頁 112。

線描圖 13，出自出自雲端資料庫 ARTstor Digital Library，

http://www.artstor.org/index.shtml，2012 年 9 月 13 日檢索。 



 

                       雷峰塔地宮玉雕童子像探究：五代善財童子異化的獨立造像 

 
 

 57 

3、唐密曼荼羅中善財童子造型 

目前唐密儀軌曼荼羅中有善財童子的造像，相關造相今已不存，但

從經典、經論與日本傳鈔粉本，得知主要有三：《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

教王經金翅鳥王品》所產生的雜曼荼羅，善財童子為曼荼羅八葉蓮花方

位的正南方，其樣貌推測應為童子菩薩形合掌坐於蓮花之上；《大日經

疏》依其儀軌所產生〈阿闍梨所傳曼荼羅〉在曼荼羅外院第二重文殊院

的近邊處置有善財童子尊像，推測應為童子貌，身著菩薩裝，端坐於蓮

花之上；至於《補陀落海會儀軌》中所產生的曼荼羅，外院第三層正南

門口處繪有善財童子，為童子菩薩形，端坐於蓮臺之上，手持蓮花的造

型。30 

菩薩眷屬中善財童子主要造型與唐密曼荼羅中善財童子造型，二者

體態外貌十分相似皆是「童子菩薩形」，即童子貌身著菩薩的裝扮，但

二者還是有些許差異性，前者作為主尊文殊或普賢菩薩的眷屬，以恭敬

體貌（合掌、持物供養）立姿展現；後者善財童子為曼荼羅中各特定主

尊的眷屬，但以獨立莊嚴的體態展現，端坐於蓮花上。 

4、善財童子的尊格的發展 

無庸置疑地，唐五代時期已經出現善財童子成為文殊菩薩，以及普

賢菩薩的眷屬，此外在入法界品圖也出現善財童子像。善財童子的造像

發展歷程，發現其尊格被不斷地提升。盛唐開始以降菩薩眷屬中善財童

子以「童子菩薩形」展現，其已經穿著菩薩的裝扮，但跣足站於祥雲或

地面上，例如盛唐敦煌莫高窟第 148 窟〈文殊變〉（描 4-1-3）中的善財

                                                 
30 關於上述唐密儀軌曼荼羅中善財童子的記載，以及所表現的意涵為何，詳參：

拙著，〈消失的造像傳統：唐密經論中曼荼羅的善財童子造像〉，《書畫藝術學

刊》14 期（台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2013 年 7 月），頁 12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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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便站於祥雲之上。重修於唐代建中三年（782 年）五臺山南禪寺

中的善財童子便站於地面上（圖 21、圖 22），大曆三年（768 年）四川

邛崍石笋山第 32 號龕的善財童子也是立於地面（圖 23）。但到了晚唐時

更發展出站於蓮臺之上的造型，例如重建於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 年）

五臺山佛光寺的善財童子便站於蓮花上方（圖 24）。 

圖 21、「文殊五尊群像」，佚名塑，

泥塑敷彩，重修於中唐建中三年

（782 年），推測原彩塑可能至少

塑於八世紀 60 年代後期，山西省

五臺縣南禪寺大佛殿藏。 

圖 22、「普賢五尊群像」，佚名塑，

泥塑敷彩，重修於中唐建中三年

（782 年），推測原彩塑可能至少

塑於八世紀 60 年代後期，山西省

五臺縣南禪寺大佛殿藏。 

 
圖 23、「華嚴三聖龕」（部分），

佚名雕，石材雕刻，盛唐晚期中

唐初期大曆三年（768 年），四川

邛崍石窟，第 32 號龕。 

圖 24、「文殊五尊群像」，佚名塑，

泥塑敷彩，塑於大中年間（847-860
年），山西省五臺縣佛光寺東大殿

藏。 
說明：畫面中主尊為騎獅文殊，菩

薩右側的人物為善財童子，左側的

人物為于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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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入法界品圖的善財童子部分，中晚唐時有些造像更顯現出

「菩薩形」，即於人物背後出現頭光，立、坐於蓮臺上的菩薩相貌，顯

然把善財童子視為菩薩看待（線描圖 10、線描圖 11、線描圖 12）。故就

造像藝術史而言，反映出善財童子從盛唐到晚唐發展歷程中，尊格的特

性不斷地提升，最後被視為與菩薩無異，故五代晚期雷峰塔的玉雕出現

獨立的善財童子造像，是可以被理解的。 

經過本文上述探討，可知在唐五代菩薩眷屬中以及「入法界品圖」

的善財童子，皆發現著俗服的善財童子造像，金申以著俗服來推定其非

善財童子的理由，顯然過於牽強，忽略善財童子著俗服的可能情況，故

筆者認為此玉雕不排除為善財童子的可能性。 

總述唐五代各期關於善財童子的造像系譜發展彼此有別，大體上可

以細分為顯密二體系，其顯教分為三類：第一，「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

眷屬的善財童子」，此類唐至五代以站姿的「童子菩薩形」為主，五代

受「入法界品圖的善財童子」影響，發展出少數的「世俗人物形」。第

二，唐五代的「入法界品圖的善財童子」造型以「世俗人物形」為主，

「菩薩形」為輔。第三，「獨立異化的善財童子」即五代雷鋒塔地宮中

發現「世俗人物形」的玉雕。至於唐五代密教系譜中的唐密曼陀羅，善

財童子採用坐姿於蓮臺上的「童子菩薩形」為主。關於此擬參「唐五代

善財童子各類造像主題簡表」（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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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唐五代善財童子各類造像主題簡表 

年代 
造像 

初唐 
618-704 年

盛唐 
705-765 年

中唐 
766-835 年

晚唐 
836-906 年

五代 
907-979 年

造型特色說明 

善

財

童

子

造

像

體

系 
 

顯

教 

 
Ⅰ、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眷屬的善財童子

主流以童子菩薩
形為主，五代開
始出現世俗人物
形的案例。 

 
  

Ⅱ、入法界品圖的善財童子 

主流以世俗人物
形為主，次要以
菩 薩 形 造 像 為
主，宋初之際開
始出現童子菩薩
形的案例。 

 
    Ⅲ、獨立

異化的善

財童子 

目 前 僅 發 現 一
例，以世俗人物
形的樣貌出現。 

密

教 

 
 Ⅳ、唐密曼荼羅儀軌的善財童子 以童子菩薩形為

表現。 
 

2014.7.25，陳俊吉製表。 

（二）雷峰塔地宮出土玉雕童子與世俗嬰戲相悖 

中國嬰戲題材的發展到了唐、宋時期才開始躍登於藝術舞臺，尤其

宋代時更顯得相當通俗化，而目前以唐代出土的相關嬰戲題材來看，可

發現不少身著俗服而呈現出嬉戲、舞蹈的體態。例如唐代製作的〈雙童

絹畫〉（圖 25）、〈玉梳樂舞童子〉（圖 26）、〈鎏金童子樂舞紋三足銀瓶〉

（圖 27），這些案例的童子呈現出舞蹈或者嬉戲型態，其皆有一個共通

特點，即未站於祥雲之上，因此顯然與世俗嬰戲題材的童子有別。要是

有繪製祥雲也是在童子的身後，象徵其戶外空間，如五代〈白釉嬰戲圖

碟〉（圖 13）。此外在唐、五代所發現的世俗嬰戲題材，並未發現有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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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於「九山八海」之上的情況，若將此玉雕造型的童子視為世俗嬰戲

題材，顯得有所不妥。 
 

 

 
圖 25、〈雙童絹畫〉（部分），

佚名繪，絹本設色，58.8×

47.38cm，盛唐，1972 年新

疆吐魯番阿斯塔那 187 號

墓出土，新疆博物館藏。 

 
 
 
 
圖 26、「玉梳樂舞童

子」，佚名雕，玉質

雕刻，尺寸不詳，

中唐至晚唐，〔日

本〕大和文華館藏。 

 

 
 
 
 
圖 27、「鎏金童子樂舞紋三

足銀瓶」，佚名製，銀器鎏

金，高 7cm，口徑 3.6cm，

1982 年江蘇省丹徒縣丁卯橋

出土，鎮江市博物館藏。 

  

（三）玉雕善財童子的體態意涵 

從此尊玉雕造型來看，童子雙手插腰站在祥雲之上，表現出充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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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自在的視覺感受，與一般化生童子常見的飛躍貌、嬉戲貌、恭敬貌

等有顯著的區別。也與嬰戲題材中的童子呈現出嬉戲貌有別。加上臺座

「九山八海」的須彌山世界造型，故推知玉雕童子應為佛教相關人物，

極可能為善財童子。如果此玉雕為善財童子，那麼此尊童子究竟表現出

何種意涵？在〈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的普賢行歷程基本上可以分為三

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於文殊菩薩的說法會上，發廣

大慈悲心行菩薩道，因此請問文殊菩薩，文殊菩

薩給予南參指引，在盛唐敦煌莫高窟第 44 窟的華

嚴經變中「七處九會」的「第九會逝多林園會」

（圖 28），畫面中便展現出善財童子恭敬合十，

彎著腰向文殊菩薩請法的畫面。此玉雕童子充滿

自信插腰站在祥雲上的造型顯然與此有別，並非

恭敬求法的表現。 

第二個部分，為善財童子南參諸善知識的表

現，此部分可細分為二：一則向善知識恭敬求法

的畫面，二則為尋訪善知識的路途表現。在恭敬求法方面，於唐五代「入

法界品圖」中此部分的表現，皆以恭敬合十求法為主（表 1 線描圖 4 除

外），雷峰塔出土玉雕童子造型，顯然與此有別。在路途表現方面，從

唐五代「入法界品圖」（線描圖 4、線描圖 10）可看出多為謙卑行走貌，

乃至雙手合十的畫面，玉雕童子也與此類型的造像有別。 

第三個部分，為善財童子的最後一參，其參訪普賢菩薩，圓滿普賢

行，證入法界的場景，經云： 

善財童子於普賢菩薩毛孔剎中，或於一剎經於一劫如是而行，乃

至或有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如是而行，亦不於此剎沒、

 
圖 28、〈七處九會中之

一佛會圖：第九會逝多

林園會〉，佚名繪，壁

畫敷彩，盛唐，敦煌莫

高窟第 44 窟中央塔柱

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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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彼剎現，念念周遍無邊剎海，教化眾生，令向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當是之時，善財童子則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與普賢

等，與諸佛等，一身充滿一切世界，剎等、行等、正覺等、神通

等、法輪等、辯才等、言辭等、音聲等、力無畏等、佛所住等、

大慈悲等、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同等。31 

說明證入華嚴法界不可思議現象，自我的內在、外在，與十方三世一切

法界融為一體，洞悉法界任何一塵一毫之事，自身也是法界的展現，故

可自在雲遊有不可思議的解脫力，所證法界法身之境與觀音、普賢、文

殊……等諸大菩薩皆同。 

此時善財童子與諸佛所證法界相同，推論此玉雕善財童子站於祥雲

以及九山八海之上的體態而言，即可能表現出證入法界，雲遊法界的自

在神情。關於善財童子證入法界的表現，在唐五代「入法界品圖」並未

見之，「入法界品圖」所強調以上述第二部分為主，至於此尊玉雕童子

展現出第三部分顯得十分特殊。32 

四、玉雕善財童子為觀音眷屬誤判 
雷峰塔出土的觀音玉雕像與善財童子的玉雕像，兩者使用相同青玉

材質，且雕刻手法雷同，故兩者之間是否有連繫，善財童子此時是否受

〈入法界品〉的第二十七參情節的影響，成為觀音眷屬，對於此議題筆

                                                 
3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0，《大正藏》冊 10，頁 442 中。 
32 觀其敦煌地區遺存唐五代華嚴經變中的「入法界品圖」，關於善財善童子參訪

善知識的畫面主要有三：善知識對善財童子展現出神通三眛境界、善財童子

面對善知識虛心求法、善財童子尋訪善知識的路途。關於上述議題並非本文

探討重點，故此處暫略，待他日以專文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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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抱持著質疑的態度，其理由如下。 

首先，以尺寸而言，玉雕善財童子含座高度為 8.8 公分，而玉雕觀

音像高度卻只有 4.4 公分，顯然善財童子高度大於觀音菩薩，如果善財

童子作為觀音眷屬的組合，理當主尊觀音高於善財童子，所以明顯說明

兩尊並無關係。 

其次，關於雷峰塔出土的觀音玉雕像與善財童子的玉雕像，兩者使

用相同青玉帶有羊脂白玉材質，使用玉版平雕，或加上透雕的方式處理

而成，是否可說二者有其關聯性，實則不然，蓋目前吳越國時期皇陵與

貴族墓所出土的玉珮，幾乎都使用青玉帶有羊脂白玉的相同材質，而雕

刻手法也和雷峰塔出土的二尊人物像相似，顯然是時代藝術風格展現。33 

再次，善財童子的體態姿勢呈現手插腰，悠閒站於祥雲上，體現出

自得其樂充滿自信的體態。與唐五代時期配置在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中

的善財，一般原則上都以合掌，立姿的恭敬貌呈現，與此尊玉雕善財童

子相比造型差異過大，顯然並非菩薩眷屬的配置圖像。 

接著，雖然雷峰塔地宮出土的玉觀音與善財童子，其出土位置十分

相近（圖 29）。但筆者認為並沒有足夠的理由說明二者有所關聯性。玉

觀音的雕像其蓮華下方有一榫頭，估計下方原本應有底座，可能為有機

物質，因年代久遠而腐朽不存，而地宮早年曾浸水，使得部分器物已經

漂移原位。34出土時玉雕善財童子尊像與玉雕臺座呈現分離，可見當時

浸水的情況並非輕微，使得許多物品產生錯位的情況。而常見佛像的有

機臺座，一般而言以木質為多，故不排除玉觀音臺座使用木質，且受到 

                                                 
33 關於吳越國墓中所出土的玉珮，詳參：朱曉東編，《物華天寶：吳越國出土文

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頁 10-11、82-89、167-176。 
3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頁 11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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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地宮一、二層器物分佈平面圖〉，出自《雷峰

塔遺址》一書。 
說明： 
◎玉雕善財以及玉雕觀音的編號，在《雷峰塔遺址》分

別標示為 15、26、54，筆者以黑線標示之。 
◎玉雕善財以及玉雕觀音的平面圖位置，筆者以▲的符

號標明之。 

 

浸水的關係移位，使得今日所見玉觀音與玉雕善財童子的位置接近，而

誤認二者有連帶關係。 

然後，關於觀音配置善財童子為眷屬的造像是否出現在唐代？這個

議題的確使人疑竇？誠如金申所言並無相關的實證（自銘案例）可以說

明，另在中國觀音信仰研究專家于君方指出，觀音配置善財童子為眷屬

乃北宋時期。35而目前學界有些少數學者認為，唐代時已出現觀音配置

善財童子的造像案例，這些案例缺乏自身的銘文證明，因此是否指認無

誤，值得商榷？36但此議題並非本文探討的重點，故此處暫略，且目前

                                                 
35 [美]Yu, Chun-fang,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4, 439-440. 
36 台灣陳琪瑛的〈善財童子參訪圖像研究〉，未對此議題作深入探究，僅簡述唐

至清代的數例介紹，文中並未附相關圖像甚為憾事，其中在唐代的部分，以

上海玉佛寺藏有摩刻唐代吳道子（約 680－約 759 年）的童子拜觀音圖為重

要例證。雷玉華、程崇勛曾對四川巴中石窟作深入的田野調查，其資料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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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說認為較認同金申與于君方的說法，並非出現於唐五代，而筆者此

處初步判斷也延用此說，相關議題待他日以專文探討之。 

最後，如果從地宮與塔身的出土物結構關係來看，在塔身八面刻有

《大方廣佛華嚴經》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共 110 塊經石，從遺存

的經石來推斷至少刻了 49 塊，在經石所刻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屬於

《八十華嚴》體系，但僅刻完成前三十二卷的經石，其未完工的原因是

吳越國歸宋。37在《華嚴經》中是以文殊與普賢菩薩為主統攝該經，與

經中的華嚴教主三者構成了「華嚴三聖」，自北齊時已經出現華嚴三聖

的造像藝術。38到了唐五代時不乏華嚴三聖的造像遺例，以此簡易的三

聖造像象徵著華嚴難思量的說法境界。而以《華嚴經》中七處九會的結

                                                                                                                   
盛唐時期水寧寺石窟第 4 龕主尊是觀音，主尊兩側分別是善財與龍女的組

合。學者馮國棟指出，由文獻資料斷定出最遲於晚唐時，觀音與善財已經發

生關聯，五代時又加入龍女，原由如下：其一，宋代釋志磐（生卒年不詳，

南宋人）所撰《佛祖統紀》的資料，記載日本僧人慧鍔（或作惠萼，生卒年

不詳）入唐，於五臺山請觀音像一尊；其二，後代人摹盛唐吳道子所繪的觀

音；其三，大足山佛灣 218 窟，於五代時已出現觀音、龍女、善財三者組合。

李靜杰認為觀音菩薩眷屬中配置善財童子、龍女之組合，約在五代前後出現

之，並且也舉出大足山佛灣 218 窟的例子。陳琪瑛，〈善財童子參訪圖像之研

究〉，《華嚴學報》2 期（台北：中華民國佛教華嚴學會，2011 年 12 月），頁

118-124。雷玉華、程崇勛執筆，《巴西石窟內容總錄》（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頁 415-416。馮國棟，〈八十華嚴《入法界品》之文學内蘊及其在造形藝

術上的意義〉，收錄於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

2004 年），頁 80-81。李靜杰，〈論宋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像〉，《藝術史研

究》13 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97、327。 
37 浙江省博物館編，《雷峰藏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頁 10、221。 
38 關於北齊華嚴造像的華嚴三聖造像開展，請參閱：拙著，〈北齊華嚴造像的開

展：以華嚴三聖與七處八會為例〉，《華梵大學人文學報》23 期（台北：華梵

大學，2015 年 1 月），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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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而言，最後一會的「入法界品」，屬於善財童子求道最後圓滿證入法

界之境，其中指引南參的大菩薩為文殊菩薩，最後一參為普賢菩薩作證

明善財童子已經證入法界，如同文殊、普賢、觀音菩薩的境界。換而言

之善財童子是勵行菩薩道的代表，也是《華嚴經》七處九會中的具體實

踐者，他的獨立玉雕造型出現恰好與塔身的《華嚴經》有著呼應與極密

切的關係。在地宮出土的玉雕人物中，並未出現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的

身影，只有玉雕觀音的出現，在華嚴體系「入法界品」而言，觀音菩薩

僅是善財童子參訪歷程中的善知識之一，而文殊與普賢菩薩卻是始參與

終參的善知識，就唐五代時華嚴造像體系而言，善財童子與文殊、普賢

菩薩的結合，遠比觀音菩薩來的重要，且至今尚未發現此種案例的情

況，故推知二尊玉雕人物皆是獨立的個體出現，換而言之玉雕善財童子

的出現與華嚴體系有著密切關係，至於玉雕觀音的出現則不一定與華嚴

體系有關，亦可能為其他經系信仰。 

五、玉雕善財童子證入法界的護國思維 
雷峰塔地宮中此尊玉雕的善財童子為何要以證入法界的形態展

現，即可能與唐代以來善財童子的尊格不斷的提升之外，其主要與護國

思想可能有著密切關係。早在初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 年）便遣使

勘察五臺山文殊道場之靈驗，五臺山因此受到朝廷的重視而受到冊封。

當武則天主政大周時期，古正美指出於 693－695 年與 703－705 年，前

兩次發展出「字陀羅尼」的文殊信仰，以五臺文殊菩薩為核心，具有護

國與觀音佛王統治思想。39之後唐代宗（726－779 年）也在不空和尚的

                                                 
39 古正美，〈唐代宗與不空金剛的文殊信仰〉，收錄於古正美主編，《唐代佛教與

佛教藝術》（新竹：覺風佛教藝術基金會，2006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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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下，推動五臺山文殊信仰的護國思想。40 

五臺山文殊菩薩化現中出現配置于闐王與善財童子為眷屬的典

故，主要出自「大聖竹林寺」與「菩薩化貧女」的故事中，並成為新樣

貌的造像組合，晚唐時該類圖像傳入敦煌地區稱為「新樣文殊」，五代

時敦煌統治者曹氏歸義軍更大力推廣此圖像，該圖像具有濃厚的政治外

交意涵與護國思想。41曹氏歸義軍重視五臺山文殊信仰中的善財童子還

有個原因，即五臺山文殊菩薩具有「福祚當今，萬古千秋歲。」42而善

財童子，具有克服困難魔障「滅天魔」的特質。43其祈望政權可在動亂

的年代，各國爭霸的時刻得以持續。新樣文殊中善財童子象徵曹氏統治

者，于闐王象徵著于闐國統治者，二位統治者的外交聯盟結合，而善財

童子具有護國，排除萬難，使國家不遇魔難之特色，在敦煌遺書中不乏

「善財童子滅天魔」的記載。44在五代十國分裂的政治局面下，各地域

                                                 
40 王俊中，〈五台山的「聖山化」與文殊菩薩道場的確立〉，《正觀雜誌》7 期（南

投：正觀雜誌社，1998 年 12 月），頁 107-113。古正美，〈唐代宗與不空金剛

的文殊信仰〉，收錄於古正美主編，《唐代佛教與佛教藝術》（新竹：覺風佛教

藝術基金會，2006 年），頁 65-71。 
41 關於此議題詳參：拙著，〈五代敦煌新樣文殊中善財童子的繪畫探究〉，《史物

論壇》16 期（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3 年 6 月），頁 110-112。 
42 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冊 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1 年），頁 220。 
4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卷 14（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259。 
44 唐代五臺山受到朝廷冊封，尤其不空以後五臺山成為具有護國思想的聖地，

五臺山的聲名遠播使得中外信眾朝聖者，不辭千里前來朝聖，目前發現敦煌

地區許多份中唐至五代所寫的五臺山禮讚文，其中標號 p.3645V0，以及 p.2483
的文章中更強調善財童子「滅天魔」特質，雖然無法明確指出其思想影響範

圍，但顯然並非僅敦煌區域性的偶然結果。關於此議題詳參：拙著，〈五代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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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治者莫不想使其政權長存，因此善財童子的護國特色引發敦煌統治

者所器重。 

五代十國時期，十國基本上對於佛教乃採取護持的態度，如吳越國

是當時著名崇佛統治者，吳越國統治者的崇佛思惟，孫旭指出《臨安府

志》記載，杭州城內外 230 所的寺院由吳越王室所建達 173 所，吳越國

開國君主錢鏐（850－932 年，907－932 年在位）崇信佛教與名僧釋洪

諲（802？－901 年）有關，這位高僧具有神通法術，被錢鏐尊崇為國師，

而錢鏐屢立戰功而受任命為鎮海軍節度使。45錢鏐崇佛目的，希望藉由

高僧道法而成就其霸業，立國安民。46之後錢元瓘繼位（887－941 年，

932 年－941 年在位），也是相當的崇佛，其目的主要在於以茲冥福，並

且祈求保安疆境，兵火無虞，以子以孫，永永繁盛的心願。47而吳越國

的末代帝王錢弘俶，崇佛倍盛於前，本身更親自於宮中受菩薩戒，此時

北方的趙宋王朝，已經逐步統一紛亂的中華，吳越國生存的條件愈加險

峻，從他所立的發願文刻石可看出，在乾德三年（965 年）梵天寺所立

的經幢，左幢〈大佛頂陀羅尼經幢〉，右幢〈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

神咒經幢〉的發願文云： 

                                                                                                                   
煌新樣文殊中善財童子的繪畫探究〉，《史物論壇》16 期（台北：國立歷史博

物館，2013 年 6 月），頁 112-115、129-131。 
45 孫旭，〈吳越國杭州佛教發展的特點及原因〉，《浙江社會科學》總 163 期（杭

州：浙江省社聯浙江社會科學編輯部，2010 年 3 月），頁 105。王榮國，〈吳

越國割據時期的福州佛教〉，《閩都文化研究》2006 年下冊（福州：閩都文化

研究會，2006 年第 2 期），頁 465-466。 
46 賴建成，《吳越佛教之發展》（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 年），頁 22-23。 
47 孫旭，〈吳越國杭州佛教發展的特點及原因〉，《浙江社會科學》總 163 期（杭

州：浙江省社聯浙江社會科學編輯部，2010 年 3 月），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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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家國恆康，封疆永肅，祖世俱乘於多福，宗親常沐於慈恩，職

掌官寮（僚）中外寧吉，仍將福祉遍及幽明，凡在有情希沾妙喜。48 

於開寶二年（969 年）於奉先寺所立的二經幢與梵天寺同，其發願文為： 

願興隆霸祚，延遠洪源，受靈貺於祖先，助福禧於攸（悠）久，

軍民輯睦，疆場肅寧，宗族以之咸康，官僚以之共治。49 

處處張顯出保國安民之目的，祈望三寶加持，國運得以延續。50而

〈大佛頂陀羅尼經幢〉是依據《大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而來，此經在中

國共有八譯本，最早的譯本為唐佛陀波利譯，唐代時此經在中國境內盛

行，常以經幢的形式出現，此經幢具有破地獄、滅罪、祈福、延壽……

等宗教功能。51此經在唐代民間廣受歡迎，此經兼具亡者與生者的福德

利益而受重視，尤其破地獄的功能為世人所倚重。52 

另外江南慈雲嶺資延寺〈彌陀龕〉，此窟由吳越國統治者錢弘俶於

942 年出資修建寺院與開窟，顯然並非民間的隨意雕刻，而是經過相當

縝密的規劃，從資延寺〈彌陀龕〉由當地統治者錢弘佐出資修建寺院與

開窟，此寺本名為「資延寺」的名稱來看，可知也是具有資延國運，離

不開護國思想的意涵。此窟中騎獅文殊與騎象普賢菩薩像為何僅配置眷

                                                 
48 [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五，收錄於新文豐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

第一輯》冊 14（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 年），頁 10291 下。 
49 同上註，頁 10292 上。 
50 孫旭，〈吳越國杭州佛教發展的特點及原因〉，《浙江社會科學》總 163 期（杭

州：浙江省社聯浙江社會科學編輯部，2010 年 3 月），頁 105-107。 
51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 年二版），

頁 105-106。劉淑芬，《滅罪與度亡：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之研究》（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12、119-208。 
52 夏廣興，《密教傳持與唐代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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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善財童子，皆使用二尊配置模式，此種配置模式在唐五代時期相當罕

見，而不使用傳統上較為常見的三尊配置（主尊菩薩、馭者、善財童子），

顯然將基本上常見三尊配置中的馭者刪除，僅保留善財童子造像。此情

況透露出當時吳越國皇室，對於文殊與普賢菩薩身旁眷屬中，善財童子

的重視程度超過眷屬馭者（于闐王或崑崙奴為主）。另於吳越國統治時

期所建立的雷峰塔，在地宮中也發現獨立玉雕的善財童子，為當今中國

所發現最早的獨立善財童子雕像，也為錢弘俶所供奉，為何吳越國末代

帝王統治者錢弘俶會對善財童子如此重視？揣測與敦煌地區的統治者

相同，器重善財童子的護國思維，期許具有「滅天魔」的功能，故強調

善財童子的尊格地位，因而出現獨立造像的善財童子玉雕。 

如從雷峰塔心本身與地宮的出土文物結構來看，地宮中玉雕善財童

子的出現與塔身《華嚴經》的經石雕刻而言有其呼應關係。吳越王錢俶

推動雷峰塔華嚴經石刻，顯然崇尚《華嚴經》並非偶然，因為在 971－

976 年也在福州興建大華嚴寺。53《華嚴經》的推動除了反映吳越國本身

的崇佛思想以外，蘊含著護國思想的統治之姿，但無法與唐代高宗（628

－683 年）、武則天（624－705 年），以《華嚴經》造就的佛王統治思想

相比。54但期望仗著《華嚴經》護國的威神力，可使國運綿延的祈願。 
                                                 

53 浙江省博物館編，《雷峰藏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頁 18。 
54 在高宗主政期間，於上元元年（674 年）即施行《華嚴經》，高宗便以彌勒佛

王的姿態統治，此年高宗改稱「天皇」，武則天改稱為「天后」，高宗駕崩後

不久，武則天便改國名為周，建國前她便利用《華嚴經》佛王傳統思想治國，

並且結合《彌勒下生成佛經》信仰，改朝前兩年（688 年）封稱為「聖母神

皇」，具有女轉輪聖王思惟，在登位前即公告十二個新字，其中「曌」便具有

《華嚴經》中「毘盧遮那佛」的「大日遍照」之意，登基後不久便自名「武

曌」。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

（台北：商周出版，2003 年），頁 23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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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雷峰塔地宮中也發現鎏金的毗沙門天王像，此天王在西

域于闐國視為建國的護法神，唐代時不空譯《毗沙門沙門經》加劇該神

祇在中土的盛行，故此天王有濃郁護國色彩，為當政者所推崇。55而以

地宮中擺置方位而言，毗沙門天王像恰好安置於地宮中的正北方，此與

天王為北方守護神可能有密切關係。而善財童子在〈入法界品〉中人間

參訪的路線來看，其主要路線一路往南，且以西南方為主。56故將玉雕

善財童子放置西南方，的確有其合理性，況且地宮中正南方的位置，已

供奉原吳越王宮中所珍藏供奉的鎏金銅佛，故善財童子像因而安置於西

南方。毗沙門天王與善財童子如當時都具有護國思想屬實的話，使人聯

想二尊一北一南的位置，恰如鎮守南北方以保國疆，祈願護國安定的色

彩，顯然是有所設計規劃。 

而雷峰塔地宮中所出土的玉雕善財童子，此善財童子並不屬於菩薩

眷屬中的善財童子，以及入法界品圖中的善財童子體系，其屬於獨立造

像的體系，但目前為止僅發現一個案例，筆者稱為「獨立異化的善財童

子」。而「獨立異化的善財童子」的造像出現，並非突然的出現之，或

許有可能是在菩薩眷屬中的善財童子，以及入法界品圖中的善財童子基

礎上所發展出來。善財童子成為文殊與普賢菩薩的核心眷屬，此類型的

善財童子除了作為二菩薩的隨從外，更具有文殊與普賢菩薩重要首席大

弟子的特質，並具菩薩的特質性，且五代時此類善財童子已成為護國思

                                                 
55 鄭阿財，〈敦煌佛教靈驗故事綜論〉，收錄於丁敏等編，《佛學與文學：佛教文

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學部份）》（台北：法鼓文化，1998 年），頁

149-150。 
56 善財童子往福城出發，先往西南向到勝樂國，再東南向到海門國，再西南向

到楞伽道頭，再西南向達里鼻荼國，再（西）南向到林聚落，再往南來至摩

利伽羅國抵達印度南邊。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展開》（新竹：正

聞出版社，1981 年），頁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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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產物，可見對其的重視，故將其發展出「獨立異化的善財童子」是極

有可能性。唐五代入法界品圖中的善財童子，離不開參訪最後證入法界

的思惟，此玉雕的善財童子為世俗人物形，雙手叉腰充滿自信的站於祥

雲之上，祥雲下的臺座為「九山八海」所構成，整體而言具有普賢行證

入法界，雲遊十方法界的特色。而世俗人物形的善財童子主要出自入法

界品圖的系統，至於文殊與普賢菩薩的善財童子主要為童子菩薩形，可

見此玉雕善財童子造型來自於入法界品圖的系統影響較大。在菩薩眷屬

中與入法界品圖中的善財童子主要以恭敬合十求法風貌展現，但在獨立

異化的善財童子卻改造為雙手叉腰充滿自信優遊法界的展現。至於該尊

善財童子，出現著童子裝俗服與插腰姿態，其造型來源主要受到了唐代

「嬰戲圖」的影響，唐五代不乏嬰戲母題出現童子身著俗服（亦有裸體

的樣貌）嬉戲，乃至手插腰舞蹈的造型，此種造型便與嬰戲題材十分相

似，故可理解金申會認為該尊玉雕僅是世俗吉祥化的嬰戲題材表現。57但

金申忽略此尊玉雕童子，除此之外亦有其他深刻的宗教意涵融入在造型

中。關於上述獨立異化的善財童子表現來源之影響，擬參「獨立異化的

善財童子來源影響簡易圖表」（表 4）。 

                                                 
57 關於唐五代嬰戲題材的界定與造型轉換，詳參：拙著，〈唐代蓮花童子圖在聖

與俗的世界：化生童子在佛教繪畫與世俗嬰戲圖的轉換〉，《藝術學》29 期（台

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2014 年 5 月），頁 7-134。 



 
   玄奘佛學研究 第二十二期 2014/9 74 

 

表 4、獨立異化的善財童子來源影響簡易圖表 

造像體系 菩薩眷屬中的善財童子 入法界品圖中的善財童子 

圖片案例 

① ② ③ ④  

   

造像體系 獨立異化的善財童子 圖片編號參照原圖： 
①：線描圖 14，出處圖 19。 
②：線描圖 15，出處圖 18。 
③：線描圖 5，參圖表 1 說明。 
④：線描圖 6，參圖表 1 說明。 
⑤：線描圖 16，出處圖 1。 
⑥：線描圖 17，盛唐時期〈雙童絹

畫〉，圖參〈唐代蓮花童子圖

在聖與俗的世界：化生童子在

佛教繪畫與世俗嬰戲圖的轉

換〉，圖 30。 
⑦：線描圖 18，晚唐時期〈舞踏童

子圖〉，圖參同上，圖 48。 

圖片案例 

⑤  

    

圖片案例 

⑥ ⑦  

 

造像體系 世俗嬰戲圖案 2013.4.1，陳俊吉繪圖製

表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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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唐五代時已經發展善財童子的造像，其造像的類型主要可以分為三

大類：第一，為菩薩眷屬中的善財童子；其次，為入法界品圖中的善財

童子；最後，為獨立異化的善財童子。各類的發展時間以第一項最早，

於盛唐時已經發展出來，並且持續至五代；第二項，為中唐時期發展出

來，也持續至五代；第三項，為最晚於五代時期於南方吳越國出現，但

造像案例僅發現一尊，顯然此時期不如前二項盛行。 

如以圖像學本身造像的特殊性來看待唐五代時「菩薩眷屬中的善財

童子」，其造型以「童子菩薩形」為主流，乃童子貌身著類似於菩薩的

裝扮出現，其次是較為少見的「世俗人物形」，此造型為童子貌，身著

世俗的裝扮展現，與一般世俗童子造型差異不大。至於「入法界品圖中

的善財童子」，可以分為「世俗人物形」與「菩薩形」兩類造型，其中

畫面善財童子造型以「世俗人物形」為主，有時會配置數尊的「菩薩形」，

「世俗人物形」乃善財童子呈現世俗人物的造型，而「菩薩形」為善財

童子呈現菩薩的造型。另外「獨立異化的善財童子」，為童子像，身著

俗服的樣貌，其展現也是屬於「世俗人物形」。 

關於雷峰塔玉雕的童子像，經本文探討後發現浙考所所認定為善財

童子的可能性極高，其中提出「九山八海」的理由筆者甚為認同。但此

尊世俗人物型的玉雕善財童子，浙考所提出其為表現出求法歷程的千辛

萬苦，筆者認為應是證入法界優遊自在的表現較為適切。另浙考所認為

此尊玉雕善財童子與〈入法界品〉中參訪觀音菩薩有關，筆者對此持保

留態度，認為雷峰塔地宮中出土的玉雕觀音與玉雕善財童子二者是獨立

的個體。 

至於金申認為雷峰塔地宮出土的玉雕童子像並非善財童子，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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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理由，筆者對於其論述觀點某些部份產生相左。第一提出，「祥雲」

與「九山八海」是玉工慣用的吉祥紋樣，不具有佛教人物的特定意涵，

但筆者認為「祥雲」與「九山八海」上方安立人像具有特殊的意圖，並

非僅單純的吉祥紋樣思維。第二，玉雕童子的世俗人物造型非善財童子

的論點，對此忽略唐五代善財童子出現世俗人物形的可能性。第三，玉

雕觀音與玉雕童子，並非善財童子與觀音的組合，所以玉雕童子非善財

童子，但玉雕觀音與玉雕童子雖然二者並無聯繫，忽略二者可能為獨自

的尊像個體，因此玉雕童子有其為善財童子的可能性。第四，此玉雕童

子乃貴重的器物，作為供養物入地宮藏之，但此尊玉雕童子不除排有奇

特的用途與特殊身分之可能。 

而雷峰塔地宮中出土的玉雕善財童子，此造像案例在唐五代的佛教

遺例中可說相當特別，除了世俗人物的造型，以及獨立造像之外，此尊

玉雕善財童子透露出吳越國濃郁的護國思想，並仗著《華嚴經》的威神

力與善財童子滅天魔的特質，使國運綿延最深切的期望。 

 

圖片出處： 
編號 作品名稱 出處 

1 玉雕善財童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黎毓馨、鄭嘉勵所
撰文，《雷峰遺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頁 185。 

2 玉雕善財童子底座 出處同上，頁 181。 
3 玉雕觀音 出處同上，頁 182。 

4 靈隱寺雙石塔塔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頁 17。 

5 閘口白塔塔基 出處同上。 
6 雷峰塔塔基：山形 出處同上，頁 18。 
7 雷峰塔塔基：海波 出處同上，頁 21。 

8 蓬萊紋人物山水鏡 王綱懷、孫克讓，《唐代銅鏡與唐詩》（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07。 

9 普賢變 孫曉崗，《文殊菩薩：圖像學研究》（蘭州：甘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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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 年），彩圖 22。 

10 文殊說法曼荼羅 韓生編著，《法門寺文物圖飾》（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9 年），頁 155。 

11 普賢說法曼荼羅 出處同上。 

12 飛天玉飾 中國玉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玉器全集》冊 5
（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 年），彩圖 3。 

13 白釉嬰戲圖碟 
周麗麗，〈上海博物館藏唐邛窯樂伎俑和白釉印
花嬰戲圖碟〉，《東南文化》總 83 期（南京：南
京博物院，1991 年第 1 期），頁 260。 

14 妙法蓮華經卷首之經
變圖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第 1 卷：
戰國至唐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二刷），
頁 145。 

15 新樣文殊師利菩薩 孫曉崗，《文殊菩薩：圖像學研究》（蘭州：甘肅
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 年），頁 206。 

16 新樣文殊與五臺山圖
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7 年），彩圖 61。 

17 彌陀龕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石窟雕
塑全集第十卷：南方八省》（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0 年），彩圖 2。 

18 普賢菩薩與善財童子 出處同上，彩圖頁 9。 
19 文殊菩薩與善財童子 出處同上。 

20 騎象普賢菩薩圖 

[法]ジャック‧ジエス（長賈克•吉耶斯，Jacques 
Giès）編，秋山光和等譯，《西域美術第 2 卷：
ギメ美術館ぺリオ・コレクション》（東京：講
談社，1995 年），彩図 5-1。 

21 普賢五尊群像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等編，《山西佛教彩塑》（香
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 年），圖
1。 

22 普賢五尊群像 出處同上。 

23 華嚴三聖龕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石窟雕
塑全集第八卷：四川 重慶》（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9 年），彩圖 180。 

24 文殊五尊群像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等編，《山西佛教彩塑》（香
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 年），圖
2。 

25 雙童絹畫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絲路傳奇：
新疆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8
年），頁 27。 

26 玉梳樂舞童子 劉青戈主編，《中國舞蹈通史：古代文物圖錄卷》
（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0 年），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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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鎏金童子樂舞紋三足
銀瓶 

[中]宿白等監修、執筆，[日]NHK 大阪放送局編
集，《正倉院の故鄉：中囯の金銀ガラス展》（大
阪：NHK 大阪放送局，1992 年），頁 57。 

28 七處九會中之一佛會
圖：第九會逝多林園會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
譯中心編，《敦煌莫高窟百年圖錄》上冊（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101。 

29 地宮一、二層器物分佈
平面圖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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